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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人不愿为

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

多么深、多么深的黑暗呀！森林里完全静下来了，巨大

的树冠遮住了天空每一个星座的光泽，微风也停止在了大

地的那头。

一个赤身裸体的妇人躺在一棵千年的落叶松下，从她

身体四周，不断散发出陈年和新年落叶的芳香。

“来吧，快点来吧。”妇人颤抖着嘴唇热烈地喃喃道，同

时雪白的双臂再次伸向了她旁边的伴侣。

“来吧，乘黎明到来之前你还没有从这里悄悄离去，快

拥抱住这滚烫的肉体吧；

快完成这亘古以来最神圣、最完美的一次结合吧！”

她的爱人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石头长在了心中。

“我知道是什么样的念头盘踞在你心灵深处，使你对我

的呼唤不能立刻做出回应；

但是请放弃它们吧，就像放飞笼子里的鸟儿一样，请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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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们打开那扇禁锢的铁门吧。”

但是，她的爱人还是一动不动，仿佛整座大地压在了心

上。

妇人终于因为遭受拒绝而羞耻地哭了。她用一片落叶

遮住了自己的私处，又用另一片盖住了乳房。直到身旁的落

叶最后被挖成一座小坑，她的整个身体才停止了颤抖。

这时，她的爱人却突然俯下身来，将头颅埋在她的颈窝

深处。过了一阵，他的肩头开始抽动，喉咙里也咕噜咕噜响

着一条被沿路的岩石、泥沙、河床阻塞的河流：

他哭了。

黑暗中响起他悲戚的声音。这声音先是通过他痛苦的

嘴唇发出，然后变成一支利箭射向妇人的心中。妇人听了痛

不欲生。

“我不能，不能和你结合。”他哽咽着回答。泪水从他眼

睛里流下来，濡湿了身下一大片黑衣。他再一次艰难地重复

道。

“不，不！”妇人厉声尖叫道。她疯狂地掀掉身上所有的

落叶，双手死死地环住她爱慕者的脖颈。她坚决地说道：

“不，我绝不替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。绝不让一个身上

也流淌着自私、冷酷、虚伪、势利、铜臭的血液的子孙从我纯

洁的子宫里诞生和成长；

我从万物之中挑选了你。因为只有你，可敬的死神，才

是真正具有公正、博大、仁爱的心胸的；

你在自己那个王国里为所有死者缔造了真正平等的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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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。在那里，高尚、脆弱的灵魂不必再受恶者和权势者骚扰，

受小人和无知者讥讽。它们可以宁静地睡去了；而人类里一

切带了不义和罪恶的，从此也失去了威力，它们再也不能像

当初在世上那样四处传播、蔓延。它们停息了，终止了，真正

死去了；

因此，你是真正值得敬戴、爱慕和献身的伟大的神。我

愿生育下你的族类，让他们矫健的身影在大地上迅疾地奔

跑、跳跃，让他们无私、博大的灵魂异化丑恶的人类的灵魂；

让大地的血管里从此消失了人类天性中一切不洁，而

只剩下高贵的那些吧！”

妇人激动地倾诉着。热烈的爱情的气息吹拂在死神脸

上，使死神也对她充满了相同的敬意。但是

死神是永远不能和活着的人类结合生育的，永远不能！

死神的眼泪像河水似的浇湿在妇人的胸脯上。“我不

能，亲爱的。”死神悲伤地说。他伸出一只手颤抖地去抚摸妇

人的脸，他不知道该怎样以一颗破碎的心去安慰另一颗破

碎的心。

后来，妇人在大地上孤伶伶地度过了一生。她真的没有

替人类生育一个子女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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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人向死神要求

改变死亡国的制度

这是一个专门记录人间罪恶的妇人。她走遍了大地的

角角落落，就是为了将散布在大地上的、那些始终没有得到

惩治的罪恶一一记录在册，以便等到时机合适时候去面见

死神，说服他变更死亡国度里的许多现存的制度。

有关这类的史册已经满了整整三册，第四册也正在进

行之中。然而依实际情形看来，四册远远不够，根本不足以

将人类所犯种种罪行录尽。就像面对大森林里黑压压的蚂

蚁，仅凭一个人的一双眼睛是决不可能将它们一一数得清

的。为此妇人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不敢有片刻松懈和怠

慢之意。

但是，工作进行到半途就受到种种阻碍。那些有罪的人

听说了这件事，内心都十分虚怯。他们并不是害怕在地面上

的罪行在地底受到惩治 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！因为从

一开始他们就深信这妇人的劳动完全是白费辛苦：“死神？

那对待生命远比任何一个国度里的统治者都要宽厚、仁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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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死神，岂会听从一个来自俗世的妇人愚蠢无知的劝教？”

他们用轻蔑的口气嘲弄妇人，并故意在她面前笑得前仰后

合，企图以此恶劣的方式挫败那妇人的自信心。

但与此同时，他们又有另一种担心和顾虑。这担心和顾

虑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惊慌之中：他们想在地面上生活

得更好、更安全，就不得不想方设法保护住自己固有的荣

誉、地位、权势等。而这些东西许多时候正是他们掩盖自己

罪行的厚重的幕帘，一旦将其揭开、剥落，露出背后的真相，

他们的享乐也就差不多快到尽头了。

于是，他们中一些人就乘夜色降下来以后走出了阴暗

的洞穴。他们循着那妇人的足迹找到了妇人，请求她撕掉记

载着他们罪行的那一页，或者干脆将那一页焚烧成灰烬，让

它成为“什么也没有”。

“我会回赠你十倍的重金，使你从此享受到如女王一样

的富贵生活。”金融家打开一只随手携带的小皮箱，毕恭毕

敬地将它捧到妇人面前。

“如果你不嫌弃，你尽可以在我执掌的势力范围内随意

挑选一个你认为是最好的职位。”政治家走上前来，把一本

记载着各项职位的小册子递向妇人，请她过目挑选。

“啊，我尊敬、仰慕的女神啊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将一生都

为您制做颂扬的赞辞，使您的名字在大地上千百年地流传

下去。就连您的后代，也会跟着这荣耀享受到永恒的幸福。”

诗人凝望着妇人，热烈地请求道。

“像地鼠一样，不靠偷盗它的粮仓怎会变得满溢？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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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最低等公民，从世界的大粮仓里只

不过挖取一小杯粮食，而于那世界又能有多大损失？”小偷

激烈地为自己辩护着，并用手指着金融家等其余几位，愤愤

不平地补充道，“真正的大吸血鬼是在那里呢。他们的罪行

才配叫做罪行呢。”

“唉，可怜可怜赤贫如洗的人吧。要不是他也享有同等

的享受生活的权利，他何尝愿意以卑屈的狗的身份赚取众

人的舍赐呢？”最后上来的是一位乞丐。他满脸愁苦，唉声叹

气，活脱脱是一条等待世人垂怜和施舍的丑陋的狗。

然而，妇人始终没有答应他们中任何一个的请求。她既

不看一眼从金融家打开的小箱里射放出强烈光芒的累累重

金，也不被政治家和诗人的蛊惑而动摇。小偷的狡辩、乞丐

含泪的哀求，这一切都不能削弱她坚定的意志。就像一座挺

拔、陡峭的山峰，任何人、任何俗世的力量都休想降下它的

高度！

广阔的夜色下，妇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许久不说一句

话。但是当月亮升至每个人头顶正中时，就在每个人的期待

像月亮一样越升越高时，妇人突然转回身来，给予了那些企

图抹去罪证的有罪之人最猛烈的一击：

噪，“你们这些无耻之徒！请你们赶快停止了乌鸦的

收拾起不断翻卷的丑恶的舌头吧；

你们的聒噪进入我的双耳，就像粪便玷污了最清洁的

水池。我已嗅见那污浊的恶臭了！

从你们舌下滚落出来的言语一经触碰到空气 连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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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空气也觉得是受了羞辱，愤怒地从大地上空隐退了！

那些肮脏的礼物，你们最好还是留给自己享用吧。因为

只有同它一样脏污的手在接过它时才会充满真正的欢愉，

同它一样脏污的灵魂盛放它时才会不觉得沉重；

至于那记录你们罪证的某一页，将会永远保留在厚重

的书册里。直到那书册上最后的一页空白也被填满，我才肯

带着它将它亲手转交给死神；

到那时，伟大的死神就将照着这书册上的名字将所有

在大地上未遭到铲除的臭虫和蜥蜴都一个个铲除掉。你们

这群无耻之徒，便连存放死尸的一处安息地也找不到了。”

妇人说到这里，便撇下他们径自往夜色深处去了。她知

道在那夜色里还藏有许多没被记载下来的罪恶 她要做

到尽可能不遗漏下它们中任何一件。她一定要以自己纤弱

的双肩和坚定的意志承担起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挑起

过的这付巨大的重担！

妇人的身影不久便被黑暗吞噬了。金融家等几个人望

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内心愤恨得咬牙切齿。尽管他们谁也没有

向对方公布自己的仇恨，但在各自的内心深处，那条盘踞已

久的毒蛇早已急不可耐地嘶响着向外吐露毒舌了。

妇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。但是，她的双足依

然不停歇地在大地上空响彻着。最后，不仅连憎恶她的有罪

的人认识她，就连在深夜的苍穹下闪烁着寒光的星星和道

路两旁的树木、田野、石头也认得出她。

伟大的时刻到了 对于罪恶的记录终于越过各种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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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完成了。当第七卷书册也放进行囊里时 在一个悄无

声息的黎明，当大地还在沉睡之中时，妇人背起沉重的行囊

出发了。她翻越过无数座山梁，横渡过几条激流澎湃的大

河，又机智地躲避开沿途恶人和野兽们的袭击，最后终于来

到了死神居住的宫殿门外。

然而，当她举起手去敲那扇大门时，她的身体却因背负

了过重的负担而沉重地跌卧在了门槛上。但同时，她的灵魂

又因为激动而情不自禁地呜咽了。

当死神听见门外的声响将门打开后，他看到的情景也

使他不由地吃了一惊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伟大的死神是断

然不会相信眼前这一切的。

“看来，那些传说中的事情有一半是真的了。”死神暗自

思忖道。接着，他就怀着敬重和怜悯之爱将妇人背上的重囊

卸下来，又把她领进自己庄严的宫殿深处，请她坐在最靠近

他宝座的另一个邻座上。

“尊贵的远客，在你的脚步还未踏上这片新领土之前，

我就从我的人民那里听说了有关你的一些传闻。但是如果

你不介意，也不感到十分疲累的话，我倒更乐意听到你亲口

对我说出那些建议；

因为经过转递的重金，难免会受到众手的污浊；而正在

你面前期待着的，则是一个渴望见到最初真金的老人。”

死神慈详地说着，并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妇人。于是，

疲惫的妇人忘却了疲惫。她解除了一切顾虑，勇敢地向死神

指出了死亡国度里现存的制度上的缺陷 并进一步陈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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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和变更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。

“伟大的死神，”妇人从行囊里取出那些书册，递到死

神面前说，“这就是我请求你改进死亡国度制度的唯一理

由。”

“在它们上面，记录了人类在大地上为非作歹的种种罪

恶。然而这些罪恶由于种种羞于启齿的原因，却始终没有得

到任何惩治。它们至今仍在大地上畅通无阻地行走着，就像

风穿过树林时一样轻松和自由自在。

为此，我的双足踏上了漫漫寻找之路。我坚信在大地之

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的、坚持正义的国度，它会接替愚蠢的

大地执掌手中的巨鞭，向那些逍遥的罪恶者头上刷刷挥去。

然而，我走遍了整个宇宙，敲遍了所有宫殿的大门，最

后寻找到的却都是相同的失望：每一个国度都与另一个国

度没有根本区别，每一个国度的地面上都是罪恶在泛滥成

灾。

到最后，只剩下一个国度我从没有涉足过。但这并不是

因为我惧怕路途遥远，前途未卜，而是我担心沾了尘土的双

足会玷污了那片圣洁的国土。

它就是死亡之国，伟大的死神你管理着的这个伟大国

度。”

妇人说到这里，热切地仰望着死神。她对死神的敬仰远

远超过她对地面上的权威者的敬仰，甚至她对那地面上的

权威者的鄙恨远远超过她对地面上泛滥的罪恶的鄙恨。

妇人接着说下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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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伟大的死神以神圣的死亡净化了这个国度，同时也净

化了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所有人民。当纯洁的人踏上这片

圣土时，他们更加纯洁了。当有罪的人踏上这片圣土时，他

们的灵魂也仿佛得到了更换一样，变得像珍珠一样地纯洁

和透明。

他们全部在坟墓中静静地安睡了。呼吸均匀流畅，既不

做恶梦，也不让那罪恶的邪念产生，每一个生命都异常安详

和沉静。因此，当太阳照耀全宇宙时，唯有这个国度里的人

民不需要它多余的照耀。他们宁愿永生都呆在这永恒的黑

暗王国里，依靠自己纯洁的灵魂之光安详地生活。”

“但是⋯⋯”妇人说到这里，却突然从座位上走下来，一

直走到靠近死神旁边的一扇大玻璃窗户下面。透过一尘不

染的窗户，她的眼睛凝望着外面一望无际的墓冢：它们每一

座的高度都是一致的，大小也是完全相同的。与大地上的情

形相比，这里确是一个不存在贪欲的世界。

“但是，这个美好国度的制度仍需进行一场变革和改

进，”妇人说“，那曾经在大地上肆虐过的，和现在依然在大

地上肆虐着的罪恶，决不能因为死亡具有非凡的净化力量

就可以将它们从历史上一笔抹去 羞耻的大地不进行追

究和惩治，伟大的死神就应该接替它完成。

因此，恶者的头上应该佩戴上耻辱的标记：他们的墓室

不应该同纯洁者的墓室建成同一个高度，他们享受的睡眠

也不应该同纯洁者享受的睡眠一样甜蜜、宁静。

一些墓室需要被腾空，放入审罪的案席；一些灵魂应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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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清除，从这片净土上驱逐出去。”

但是，就在这时，妇人的声音突然循着一声叹息而被中

断 伟大的死神听到半途，就不能抑制地发出一声长叹。

这叹息声中包含着的沉重的无奈使妇人感到震惊，她扭过

头去，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死神，请求得到他的解答。

然而，死神轻轻地捻着他下巴上银色的银髯，许久不说

一句话。他似乎是陷入了重大的沉思之中，同时又好像是在

寻找合适的、安慰妇人的措词 死神在一片薄冰上小心翼

翼地走着，他生怕用力过度将这晶莹、纯洁的冰块给震碎。

死神缓缓地回答：

“我恐怕不能帮助你，孩子。除了只能增添对你的敬重

外，别的礼物我再也拿不出一件了。

同你一样，我对大地的现状也十分担忧，替它对罪恶的

忽视和庇荫深感羞耻和难解。但是我的手臂的长度是有限

的，难以直接触伸到地面上将罪恶一一击毙。

因此，我唯一能做到的，便是当他们向我的国度奔来，

并且仍打算在这片新国土上继续做恶时，我就以超过他们

自身数倍的更强大的力量——死亡，将他们阻隔在门槛外

面。

直到他们的灵魂得到更换，被换上肉与核都是新生的、

纯洁的另一颗时，我才允许他们进入我的国度。

因此，凡是在我这个国度里生活着的人民，尽管他们的

形体与生前毫无二致，但实质上早已不是原先大地上不洁

的那一个人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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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，将现行的制度改进，我惩

治的就已不是罪恶，而是无辜了；如果我剥夺他们安睡的权

利，我本身也就有罪了。”

在这期间，妇人一直静静地听着死神讲话。那每一句话

仿佛重锤一样敲击着她，尽管她已将它们全部听明白了，但

她的内心仍存在着浓重的忧虑 她无法将这阴云从心头

挥去。

她痛苦地问死神道：

“那么，大地上的罪恶就只有听凭它继续留在大地上猖

獗下去吗？”

“从目前看来只能是这样了。”死神苦笑着摇摇头，沉重

地回答。接着他又补充道，“不过，也许大地某一天深受其

害，会从自制的噩梦中苏醒过来。到那时，它就会着手在自

己的国土上清除垃圾，直到最后使这片国土成为一片令人

向往的净土。”

“但是，那非凡的时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？”妇人的目

光幽幽地望着外面，她似乎是在问死神，又似乎是在问自

己 但不管是谁，都无法在短时期内作出确切的回答。

当妇人准备动身离开死亡国返回地面时，死神对她前去

的命运充满了深深的担忧。他让那妇人将书册留在自己的宫

殿里或是将它们全部烧毁，以防带回去被恶人做为报复的理

由而对她进行迫害 人类是什么丑行都能做得出来的。

但是，妇人坚决地谢绝了这好意。她回答死神说：

“不！即便大地上始终没有人惩治罪恶，但罪恶的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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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不能被销毁。”

于是，妇人再一次背起沉重的行囊出发了。当她的身影

从死亡国的地平线上消失时，伟大的死神仍一动不动地伫

立在宫殿门口目送着她 他为那妇人返回地面后的命运

深深地捏着一把冷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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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人拒绝回到人类中去

一个妇人不想与人类居住在一处。于是，她就坐了三天

三夜的火车，然后又翻越过两座森林，涉过三条大河，穿过

整座平原，来到了旷野上。

妇人把小屋建在旷野上不久，一个肝炎病人也来了。门

被敲开后，他吃惊地后退了几步，喊道：

“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？当我被可恶的人类从他们中间

驱逐出来后，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遭此厄运的人呢。

没想到已有另一个更加不幸的同伴比我更早地遭受这

种可怕的折磨了。

疾病、风暴、雷电、饥饿、寒冷，永无止尽的孤独和恐惧，

加在一个人头上是灾难，加在两个人头上就能减轻一半。”

肝炎病人的心情轻松了许多。他向妇人打过招呼，就在

不远处一棵大树下也盖起了一间小屋。

第二年春天，妇人正在门外的一片草地上散步，突然听

见从远处传来有东西敲击地面的声音。她循声望去，见是一

个瞎子跌跌撞撞向这边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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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恶的人类，如果有一天上天肯开恩让我睁开眼睛，

我首先做得一件事就是用这根拐杖挨个儿敲碎他们的脑

袋！”瞎子边走边大声诅咒着。当他快走到妇人跟前时，他突

然停下脚步，鼻翼用力抽动着。

“呀！是一股什么样的芳香从不远处传到我这敏感的鼻

翼跟前来？它清幽、冰凉，不像是从刚把我抛弃了的人类身

上发出的；

那么是青草吗？是被嗡嗡叫的蜜蜂采集着的娇艳的花

朵吗？不，都不是！青草和花朵也发不出这种高贵的味道。”

最后，瞎子循着这股芬芳的指引来到了妇人跟前。当他

伸出手去摸索时，他立刻解开了刚才困惑着他的疑团：

“呀！”他也像肝炎病人那样吃惊地后退了几步。他大声

喊道：

“是谁安排了这动人的结局，将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

子同一个高贵的妇人放逐到一处，使他们承受平等的惩罚

和非人的折磨？

那么，就让我们服从命运的安排，成为荒凉的旷野上一

对彼此安慰的同伴吧。”

到了第八年，黎明刚刚从草尖上升起，旷野上的三个主

人还在沉睡中，又一个被人类驱逐出境的人出现在妇人门

前。他一条腿被露水打湿，另一条腿裤管空空的，沾满了湿

漉漉的泥土。

“我也被不公正的命运赶出来了。”他指指自己短了一

截的腿，愤愤地对妇人说“，我不过是比他们少了一条腿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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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腿和两条腿能有多大的差别呢？生活又不是时时在赛

跑！

“不过，”他凑过来，将嘴巴对准妇人的耳朵，继续说，

“好在我的儿子身强体壮，我临走时已要他发誓，成年后一

定要替他的父亲向人类讨回这笔债务！

瘸子说完这话，好像对自己的前途又找回了信心。他向

肝炎病人和瞎子的住处走去。他们三个人在一处住着，成为

最亲密的朋友。

妇人却从不往这边过来，也不主动向他们打招呼。他们

就去邀请她，或在树下远远地喊她，但每一次都被她拒绝

了。

“为什么她总是这样高傲，不理睬我们的好意？难道她

不害怕孤独，不害怕深夜的大风和雷电，也不害怕野兽绕着

她的屋子咆哮吗？”

他们决定去说服她。于是三个人，肝炎病人在前，瘸子

在后，瞎子居中，一起来到妇人门前。

“我们都是被人类驱逐到这里的不幸的人，我们应该结

成最亲密的朋友才对呀！

快放高傲对于落在这种境地的人有什么好处呢？ 下你

无用的高傲，同我们平等地坐到一处来吧，这样灾难的日子

才可能缩短些。

洗刷尘垢、澄清冤屈是需要漫长的等待的。那将我们驱

逐出来的人类，总有一天又得将我们请回去。”

他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了老半天，妇人只是静静地听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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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她终于开口回答每一个问题。这是他们在共同的受难

的荒野上听到的她对他们发出的第一次声音：

“我并不是你们的同伴，我的命运也与你们的截然不

同。

因为对于你们来说，远离人类就是远离了幸福和安全。

而于我，则是得到了这些。

你们是被迫离开那里，因此肉体和灵魂在这里是遭受

折磨。而我，则是肉体听从灵魂的召唤，像兄弟一样快乐地

结伴来到这里。

你们以为只有在荒凉的旷野上人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

吗？不，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来自大自然，而是在喧闹的人

类中间。”

妇人说完以后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这时旷野上显得更

加寂静，连一丝风也没有吹过。

三个人往自己的住处走去，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。快到

门口时，瘸子悄声嘟哝道：

“我并没听懂她说了些什么。”

“是呀，”瞎子表示同意道。他嚷嚷道“，难道上天嫌我是

个瞎子不够，还要再让我成为聋子不成吗？这妇人的话我每

句都听了，可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“我的情形也比你们好不了多少。”肝炎病人不解地摇

摇头。他感到心情有些沉重。

又过去了八年，旷野上依旧没什么大的变化，只是显得

更加荒凉了。野草绿了又枯，枯了又绿，动物们也销声匿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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